
带着乡亲们的希望，

数万名红军战士踏上了征途

在长途行军中间，往往因行李的笨重，妨碍

行军与战斗，所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差不多

天天都在减轻行李，清查担子，直到轻到最低限

度。 今天又开始了这一工作，减轻，减轻，还要减

轻行李， 所以我们红四师政治部就大烧其文件，

什么登记表啦，统计表啦，通令报告啦，不必要的

报告啦，报纸啦，多余的宣传品啦……书籍和文

件，都大烧而特烧起来，尤其是把宣传队的小鬼们

急的跳脚，这样演剧的化妆品也不愿意丢掉，那样

的道具也舍不得丢， 这个说：“这件小姐儿穿的旗

袍很好”，那个说：“难道那件绅士的黑缎子大衫又

丢了吗？ ”……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地，终于弄掉了。

人说广西军阀的飞机， 虽不像蒋介石这个

乌龟头子的飞机厉害 ， 如果你不荫蔽伪装 ，包

管有些时候会碰着一个炸弹， 所以我们还是在

夜行军。

据情况估计，知道明天才有可能同阻滞我们

路的广西的敌人作战，所以一路行军，还不觉得

寂寞，尤其是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第

四分社”那些小鬼，真是天真烂漫，玲珑活泼，兴

奋异常，沿途歌唱不止。 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合着

歌声的节拍，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

前面一个传一个的传下来了， 绑带解下来，

袜都脱下来准备过河。

一条大约百米左右宽的河，横在我们的面前，

一眼看去，河水并不见得深。 一个同志告诉我，这

就是两河口， 走在前面的同志们， 有些已经过去

了，有些才正在过，我们呢，正在准备过，大家把裤

子卷得高高的，绑带解下来，鞋袜也脱下了。

月亮还没有出来，火把又不准点，黑暗得看

不见路。 大家手牵手，你拉我，我拉你，跟着前面

同志的路线跟下去了，旁的什么都没有，只听见

水的哃哃哃的响声，和人们的笑声及说话声。

每个人都要同样的动作起来：在河的那岸要

脱鞋呀，袜呀，绑带呀，直过到河的这岸来，就要

恢复原状，重新穿起来。

因为地形上不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我四师有

两河口以东掩护全军团及整个野战军通过两河

口的任务， 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任务呵！ 十二

团为前卫， 开始向两河口以东之某村移动了，不

期而遇，在半夜与敌人遭遇，敌人被我击溃，某村

是被我占领了，然而，敌人究竟是多少，直到今天

我还没有弄清楚。

既然发现敌人，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事实

恰是成了一个反比例， 除派了一营兵力的警戒

外，以为什么事情都完了，因此拂晓在前哨与敌

打响了，连团的首长还在睡乡里，做着他的蜜梦，

增援前面队伍也来不及， 所以好好的一个阵地，

被敌人占了去。这下我十二团当然处于不利的地

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了， 不得不又要求进攻敌

人，夺取失去的阵地。

十二团的战士们不服气， 全体指战员都说：

“在革命根据地时我们是三军团的模范团呢！”所

以他们在干部的“同志们，拿出我们模范十二团

的精神，恢复我们的失地”的口号下，雄赳赳气昂

昂，端的端步枪，拿的拿手榴弹，一个冲锋，那才

快呀！不顾一切的冲上去了， 敌人也就随着坍下

去了，阵地终于恢复了。

广西军阀相当的顽强， 比起何健的队伍，似

乎要强些。它善于使用侧击、包围及迂回的战术。

我十二团在恢复了这个阵地以后，在敌人两团以

上兵力的攻击下，忽视敌人的包围，不得不放弃

阵地，撤退过了一条深沟，再退过一个山背，与我

四师主力相接合。

不死心的敌人，也跟上来了，于是与我十团、

十一团相对峙。

同敌对峙了一晚，正式的战斗又重新开始。 敌

人的力量，也有了新的增加，如果说昨天与我作战

的敌人是三个团，今天已有了五个团， 估计敌是两

个整师，没有增加上来的，用不着谈他和计算他。

“同志们！我四师两天掩护的任务，已完成了

一半，今天是比昨天来的更加严重，战斗更加来

的厉害，但是，我们不害怕，不畏惧， 我们要完成

上级给予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在各个连队里，

或者以营为单位，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

“让他来吧！ 尝尝老子们的子弹，手榴弹！ 蒋

介石的我们也不怕呢！”各线上的战斗员，具有沉

着、坚毅、勇敢、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雄壮而响

亮的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

战斗开始了，的确，敌人是凶猛一些，侧击包

围的战术，仍像昨天的一样施展起来。 然而我军

是沉着的很，每每当敌人攻击时，我们一枪也不

响，等待敌人投入冲锋时，我们一阵手榴弹、机关

枪弄得敌人不得不坍下去。 是侧击吗？ 我们的第

二梯队往往用反突击，使得敌人侧击的企图成为

无效，就是这样防御、突击，互相配合着，使敌人

的凶猛、侧击、包围，无以用其技。

敌人越聚越多了，兵力也雄厚了，方法也狡

猾起来了， 敌人鉴于几次攻击不得逞，“黔驴技

穷”， 采取了火攻， 当敌人将要进入冲锋出发地

时，即在我们防御的前线及四周放起火来，这样

使得我军受火的威迫，无法与之恋战。

因为是掩护的任务， 没有必要去与敌人决

战，我军也就在敌人这样的火攻下面，放弃了马

蹄街。 两天的掩护任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

我们的队伍， 即在放弃马蹄街的傍晚时候，

沿着军团主力行进的道路，向牛头岭进发。

牛头岭是在一个山峰，直入云际的大山的半

山上，从山脚望上去，人家的灯光，好像不甚明亮

的星光儿一样，挂在天空。

老远望见这一个大山耸耸地立在我们的前

面，这使得我们“未爬山，先冷了三分心”，因为与

敌人作了两天战，已经疲乏了，还要爬这样高耸

入云的大山！

“同志们！”站在路旁的一堆年纪轻轻的小同

志们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在说话：“我们掩护的

任务，已经胜利的完成了，……为着迅速脱离敌

人，赶上我三军团主力，又要加速的行军了！ ”

谈话完了，接着就是一阵口号声：“继续完成

掩护任务的精神！”“不怕疲劳，不怕辛苦！”“加强

行军速度，赶上主力！ ”“为反攻的胜利而奋斗！ ”

口号过去了之后， 一个较大些的青年同志，

声音洪亮的向爬着山的指战员说话：“这两天来

辛苦了吗？ ”

“不辛苦！ ”一声响亮的回答，像雷鸣般的震

动山谷。“对！”他又谈话了，“爬到牛头岭就休息，

吃晚饭呵！ ”

我们的疲乏，就随着鼓动棚的小同志们的洪

亮而清脆的歌声渐渐消失了，两只腿也更加有劲

了，这些小同志，也加入在最后队伍的行列中，向

牛头岭前进。

他们一些不觉得疲劳，随走随唱着《工农解

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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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河口到马蹄街
张爱萍

已是第二次占领贵州的大城市———遵义了。

在击溃吴奇伟纵队、凯旋遵义的第二天，为继续

消灭周浑元部队，红军即第二次向鸭溪前进。

获得大胜利后的红军战士，已是兴奋得无

以形容，今天出发再去争取战争胜利，当然战

士的勇气，再高也没有了。遵义的群众，已两次

得到他们的朋友———红军的恩惠（为他们肃清

了敌人，为他们分得了衣物），这回又在红军取

得大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后再去打胜仗的

景况下，也高兴的不知怎样才好。 当我们开始

前进时，就预祝我们的胜利。 当前进时，大街

上，城门口，马路旁，均满满的排列着他们， 露

着笑容，目送着数万赶赴前线的红军战士。 他

们的心坎中，都怀着无限的希望，希望红军再

消灭周浑元，来保障他们从军阀豪绅地主的重

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刚上山头的太阳光照耀

下，在这无数群众的欢送与希望下，数万个红

军战士，便沿着马路迈步前进了。 他们也怀着

无限的希望，希望伟大胜利的取得，来回答广

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与希望。

沿马路走了十里， 便分右边走乡路了，因

为鸭溪还未通马路。

平素以飞机威胁和轰炸我们的敌人，在他

受大挫折战争失败后， 更是会以他的飞机来

拼命， 这是老练的红军战士从斗争得到的经

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天气下，为大家

所痛恨的飞机，一定是要来的，因此，还在马路

上就提防着那可恶的东西的到来， 到小路后，

虽然比马路上更好荫蔽了，沿途有些松林和树

木，但是因为队伍的拥挤，也还很讨厌，万一飞

机来时，发现了目标，那就更糟糕！

的确，在八点钟左右光景，为大家所痛恨

和所预料的敌机，从辽远的空中，将嗡嗡的声

音送来了，送到迈进着的战士们的耳鼓里。 在

响声传来的远空，隐约的看见三只乌鸦似的敌

机，正向着我们的上空飞来。

的的的达达达……的飞机警戒号，从前后

的队伍中发出来，大家的精神都紧张了。 本来

在路上走得整整齐齐的队伍，一会儿就荫蔽起

来，挤满着人的小路上，一时就没有人迹了。藏

在树林里，蹲在田沟里，伏在田坎下……大家

都找着他的“保险公司”，希望敌机不要到自己

的上空，到了不要在此盘旋，盘旋不要发现目

标，发现目标不要掷炸弹，掷炸弹不要掷到自

己的身旁。

当时我们正走到一个小松林旁边。 在这平

旷的田野里，有这松林来荫蔽，当然是好地方。

队伍进入树林时， 三个怪物就分散在上空盘旋

了，只得就在树林旁边的一个洼地卧了下来。 虽

然过去的经验，飞机是注意打树林的，可是已来

不及离开了，只得“听天由命”任敌机所为。

战士们都哑口无声了，只是各人伏在各人

的地方，都望敌机快点走开。血脉是急促的跳，

怒愤是更加增高，最着急的是因为敌机的捣乱

会妨碍我们胜利的取得， 可是并没有别的办

法，仍是忍耐着。

这时一切都寂寞的，只是三只飞机的嗡嗡

声音，噪得天轰地动， 一切都是停的，只是三

只飞机在上空狂乱的翱翔。

盘旋多回，大概已发现目标，“轰隆”的一

声，在开始掷炸弹了。大家的精神更紧张了，脉

搏更急促了，怒火更加上升了。 这个炸弹是炸

在前面的森林中，据旁人说，是在教导营的附

近，并听到了被炸伤的同志的呻吟。接着又“轰

隆！ 轰隆！ ”的两个炸弹，就炸在我们自己的队

伍中。在那附近的同志，因为感觉地位的不安，

向别的地方奔跑了，受伤的同志，又在那里呻

吟起来了，在飞机的噪声下，听得更觉凄惨！

姚同志弄得满身泥灰，面色灰白的匆忙跑

来，细声而急促的说： “糟糕！两个炸弹都打在

我们队伍中间，我们的班上已打到三个，队长

也打到了，我因为卧下了，所以只打得一身泥

土，真是……”话未说完，又“轰隆！轰隆！轰隆！

轰隆！ ”的几声，稍抬头看时，又是在我们的队

伍中。 这时黑烟弥漫了整个松林，碎片，泥土，

树枝均纷纷飞起来。“哎哟救命！……”的声音，

很凄惨的在受伤同志的口中唤出来，真是听了

又伤心！ 又恼恨！

本来就感觉现在躲的地点并不保险， 而且

就在危险地带，但在这时候，大家都起来乱跑，

反更使飞机发觉，大家站起来跑，目标更大， 更

能使碎片有效力打到跑的人， 特别怕看飞机的

我，飞机还在打圈时， 总不敢抬头看它，因为看

到它飞在自己的头上， 特别是看到丢炸弹下来

时，更加害怕，所以只紧紧的抱着头卧在地下，

似乎要和穿山甲一样，立即向土里钻了进去。

受了伤的阴大生、郭承祥摸着伤口蹒跚走

了过来，满身都沾着泥灰，面孔已是现着青色，

衣裤已为鲜血染得湿透了。 他凄凉的对我说：

“我负伤了，请叫卫生员来上药……哎哟！ ”我

听了他的说话，见了他的形容，更加难过了。飞

机仍是在上空飞旋， 大家都已跑得稀散了，哪

里找得到卫生员呢？ 只得安慰他说：“不要着

急，现在卫生员不知哪里去了，你且就在这里

卧下，飞机去时，就找卫生员来上药……”

“轰隆”“轰隆”的炸弹又爆炸了，都在前面

的松树林里，他俩就赶快的忍痛卧下了，我也

紧紧的卧在地下。

炸弹没有响了，飞机的叫声逐渐小了，“可

恶的王八蛋走了”，旁边的同志恼恨的说着。这

时大家都从各人的“保险地”走了出来，大家的

面容都表示着一方面是对这残酷轰炸我们的

飞机无限的痛恨，一方面是表示对受轰炸而牺

牲或负伤的同志无限的怜悯，均纷纷的慰问负

伤的同志 ，为他绑着血管 ，扑净泥土 ，找卫生

员，为他服药，扶着他在树荫休息。

“的的打打的……”集合号吹了，部队仍继

续的前进，去完成战斗任务。 经过刚才敌机轰

炸的刺激，精神更紧张了，痛恨敌人的情绪更

高涨了，巴不得立即跑到敌人面前，把他消灭

个痛痛快快，来回答他的残酷手段，来为被轰

炸而牺牲和负伤的同志复仇！

我们的这个部队， 是轰炸得最厉害的一

个，大部的炸弹，都是爆炸在我们的部队的中

间， 因此我们便不能够按次序跟着他们前进，

要在这里处置牺牲和负伤的同志。

集合号响后，走散的同志均回来了，大家

均嚷嚷的埋怨着：“今天就是教导营的队伍发

现目标的。 ”

“队伍是没有 ，就是那个饲养员 ，飞机来

了，还牵着马在路上跑。 ”

“是炊事员同志的担子没有荫蔽得好。 ”

走到被轰炸的地方， 真是使人目不忍看，

耳不忍闻， 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

是在可怜的哭啼， 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

助。 ……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的流，然而在同

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

负伤而稍减其坚决志气，相反的更加痛恨我们

的阶级敌人。他们说：“不要紧，你们不要着急，

万恶的敌人总有一天会消灭在我们的手下

的！ ” 牺牲的同志，则更是为革命而献身，为工

农大众利益，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粉身碎骨。 战

斗员的枪也打断了，子弹也烧炸了，炊事员的

铜锅打破了，菜盆子打烂了，运输员的公文担

子也打碎了。 地面是打得几个窟窿，松树也打

得倒下很多，树枝、枝叶也混着牺牲战士的血

肉，武器、行李、泥土撒得满地，一丛绿森森的

松林已经成为脱叶萎枝的枯柴一堆，很好憩息

的荫地已成为血腥场所了！ 到此的人，没有不

痛心疾首，禁不住的滴下泪来， 巴不得立即捉

住那飞机师，来千刀万剐，生咽其肉。

大家动员起来了 ：有的拿铁锹埋葬牺牲

的同志 ； 有的扶着伤员进茅棚休息上药 ；有

的砍竹子做担架 ；有的收拾枪枝子弹 、担子

行李……直到下午四时，才处理就绪。 但是很

多负伤同志要抬起来走， 他们的枪枝子弹行

李要搬起来，负伤或牺牲了的运输员炊事员的

担子要担起来走，因此，除了请群众帮助外，只

能发动大家来负担了，抬的抬伤员，挑的挑担

子，背的背枪，黄昏后，才到达宿营地。 一直到

梦中，仍然没有忘记今天万恶的国民党飞机对

我们的残酷轰炸，且希望明天的战斗，把万恶

的敌人消灭一个痛快，来为同志复仇。

残酷的轰炸

童小鹏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万五千里》（珍藏本）和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的《红军长征记》中，记录了大量长征
时期的真实细节。

其中，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四师
行军中，在连续作战之后马上要翻越一座大山，此时宣传队的
战士们如何用洪亮而清脆的歌声为大家消除疲劳，加油鼓劲。

从中可以想象出红军部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氛围中踏
上征途。

在《残酷的轰炸》中，童小鹏记述了战士们虽然遭受敌机
轰炸，但“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
决志气”，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
生与死的搏斗。 重温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更加
深刻和真实的认识。

———编者

长征中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

第十一团、 第十三团政委
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

▲张爱萍《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手稿 ▲童小鹏《残酷的轰炸》手稿

油画《红军过草地》（局部） 作者 张文源

▲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和野

菜。 战士们叫这种小草 “黄花草”， 它原来是有

毒的， 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

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茛林伯渠长征时用的

马灯 ， 1934 年参加长征

时， 他已近 50 岁。

长征亲历者笔下的长征·征程


